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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注定是个引人回忆的
日子。一片秋叶，褐红色的三角
枫，飘落着把我带到了这里———
遐园。

我依照旧日的习惯绕过那
有着一排长长走廊的东门，沿着
湖边来到北门。那门很小，青砖，
飞檐，门楣上有“遐园”二字，只
容一人进出，隐在大明湖南岸一
排茂密的旱柳之下。

我特意舍近求远来这里出
入。一来，这门里有一些我和我
的朋友们年轻时浪漫的故事。二
来，这门面对一片宽阔的湖，一
片绿色的荷，一座起伏着的三孔
的小桥，还有一座湖中的小岛。
过去我和我的朋友们在奎虚楼
里读累了书便会穿过园子从这
小门里出来，在湖边散步。有时
也会越过小桥一直走到小岛上
去，守着一片夕阳，望着一片静

静的湖水，漾着一片年轻人特有
的心海，流连忘返，想入非非。

此时，秋阳已化作一轮红
日，漫天霞光把大明湖的天空映
照得瑰丽无比。浩瀚湖面，风轻
浪平。两岸垂柳，依依安闲。大明
湖进入一天里最宁静、最恬淡的
时光，就像一个睡前的婴儿。

“这么巧，又碰到了。”我假
装一脸惊讶的样子说道。她笑
笑，不说话，低着头，抱着书，侧
身从我身边闪过。于是，一阵香，
一阵特有的香，便弥漫在了那个
夏日午后的园子里……

我循着记忆里的香轻步进
了园子。那棵昔日里常被我倚靠
的粗大的迎门柳还依旧默默地
低垂着，像一位守候着的恋人；
垂柳下的那一潭碧水，此时，也
静得无半点涟漪，枯黄的秋叶落
满了水面，夏日里娇艳的睡莲已

然睡去；那座玉佩桥，还有那条
长长的幽深的半壁走廊依旧孤
寂无语地等在那里。

上玉佩桥，在掩映桥身的繁
密枝叶间，我摘下一片褐红色的
枫叶，三角枫，递给她。她笑笑，
娇羞地看我一眼，接过来，轻轻
地把枫叶夹在了书里……

那个秋天真好。
这是一片空地，很大，被几

棵高大的法桐包围起来。南北各
有一座假山。山石嶙峋，虬枝扶
疏。山顶各有一亭，南曰：苍碧；
北曰：浩然。一条从湖里引来的
清溪穿过两座假山汇成两方碧
塘，在戏过了锦鳞，雨露了清荷
之后又绕空地一圈归入湖中。

我一个人在空地上一边轻
移着脚步一边回忆着朝四周望
去。此时，秋阳已全然落去，一丝
暗红的光亮还残留在园子的上
空。那两座翼然于假山上的亭子
变成了两片纸样的剪影。忽然，
一群归林的倦鸟叽叽喳喳地飞
起，密林间响起了鸟儿们争枝抢
巢的叫声。我循声望去，北侧不
远处，一座青砖灰瓦的房屋正阴
阴地躲在密林里默默地注视着
我。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这座房
子和这处空地的前世今生———

空地是1937年12月造成的，
之前，这里并不空，还有多座建
筑：海岳楼、宏雅阁、神龛、虹月
轩等等，均为山东提学使罗正钧

在1909年时所建。那时的遐园名
取《诗经·小雅·白驹》中“毋金玉
尔音，而又遐心”之雅意，是山东
省图书馆的所在。园内楼阁建筑
均仿造宁波天一阁样式设计，以
曲廊飞桥相连，又引大明湖之水
成溪聚塘环绕，广植花木修竹，
巧设假山亭榭，可谓曲径通幽，
步步清雅。时称“历下风物，以此
为胜”。1937年12月27日，日寇侵
占济南，此处建筑惨遭焚毁，变
成了一片废墟。现在这座青砖灰
瓦的房屋是日伪政府于1939年4

月在原海岳楼的旧址上建造的，
取名抱壁堂（“抱壁”二字取自一
个日本人的名字）。1945年12月27

日，向我投降的日军就是在这座
房子里颤抖着等待着他们的末
日。而这座青砖灰瓦的日式房屋
则先做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后
做国学讲堂使用至今。

想到这里，我的心中似有块
垒吐出，浑身通畅无比。是啊，一
百多年了，园子历尽荣光与劫
难，可谓风雨飘摇，百年沧桑。但
文明之火不熄，薪火相传不止。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园子又
迎来了春天，恰如于右任老先生
书写的那副摘自陆机诗句的对
联：“和风飞清响，时鸟多好音。”
一批又一批的有志青年在这里
读书学习，成为了时代的精英，
建设国家的栋梁。遐园，功莫大
焉！

小坑特别喜欢Jastin。她买
了有他一系列照片的钥匙链，
在初二的一节美术课上给我
看过。那时我很白痴地问了她
一句，这是谁。然后她就用杀
人的眼光瞪了瞪我，然后扭过
头去就不理我了，留下我一个
人蔫蔫地被旁边的同学使劲
抽了一巴掌说，你坐在小坑的
前桌吧，小心她今天咬你。

小坑的牙齿极其厉害，小
刀技术和皮肤硬度也值得一
谈。现在她和我一个大组，虽
然共同话题和性格没有那么
相投，却将“位置靠近的同学”
之间的关系维持得相当正常。
说起来，她还和我一个小学，
并且就在邻班。学校小，大家
互相交往得多。而我的小道消
息再封闭，也是听说过她的。
大约是因为她的绘画很出名
吧。初中的宣传委员也是她。

秋天，偶尔会看到小坑撸
起长袖校服的胳膊上有长长
的红印。问起来，她就说是无
聊的时候用小刀划上去的。当
然夏天她不敢这样做，否则她
妈妈将会追究起来没完。她看
起来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
子。有时候拿着一只尖笔头的
笔吓唬她，根本就不起任何作
用。只要天气一干燥，我的皮
肤就会像纸张一样脆。翻一下
挺硬的书页，往往就会有一点
红色沾在上面将自己吓一跳。
而她即使在夏天拿小刀在皮
肤上蹭，也顶多会留下一道红
印 。这 倒 让 我 想 起 了 莫 子 的
手，和她一起堆雪人，我每隔
半分钟就要将手放到口袋里
暖和一下，她却丝毫不怕。她
和年壳的手都常常冰凉。但我
对 莫 子 说“ 你是不是冷 血 动
物”的时候，她笑笑说可能啊，
而年壳则是猛地抽出手说不
是的。小坑的性格很特别，她
的好友自然也有有趣的不同
之处。

有时候顺手抓了小坑的
文具盒就跑 的 同 学 ，被 逮 住
后，两手同小坑的拧在一起。
当小坑抢不过来，就猛地下口
去咬。胆大的同学一开始以为
不会真咬，直到觉得疼了才吓
得赶快跳开。一来二去，大家
都明白了小坑的金牙铜齿，并
且有了一见她的脑袋伸过来
就赶快跑的习惯。

上 个 学 期 ，和 小 坑 闹 着
玩，她便面无表情地转过脑袋
对着我凝视一会儿。那是一种
让人发毛的眼神，我所做的唯
一防御只能是趴下，拿手抱住
头。同桌英看着我们斗，乐得
呵呵笑，说我真是屡战屡败。
而如果我能够撑得住反瞪回
去时（一般是在我做作业脑袋
迷糊的时候才能这样做），小
坑便会在僵住阴沉的脸色之
后的一瞬间猛地绽放一个超
级明媚的皮不笑肉也不觉得
在 笑 的 笑 容 ，接 着就转 过 身
去 。然 后 我就会 有 不 好 的 预
感。要么是发下来的数学作业
错题会很多，要么就是修正带
被小坑用完，要么就是第二天
有三场以上的考试……从那
以后，我深刻认识到了人品的
重要性。

□逄杭之

小坑的牙齿

【休闲地】

每年总有一段时间，在我家
楼下，一些花相继开放，就知道
春天又到了。就像是一个人，一
年中总有那么几天特别开心的
日子。或者是每一天里，总有宁
静愉悦的片刻。植物开花，是时
间的节日。

最早的是一小片连翘。这些
年，城市里的连翘多了起来，你
常会不经意地看到黄灿灿的一
片，或者一溜，花枝颀长微弯，半
人多高。人们常以为那是迎春。
连翘的枝条圆形，呈绿色，而迎
春的小枝是四棱形。连翘花大，
后者较小。最大的区别是花瓣，
连翘花四瓣，迎春则是六瓣。

接着开的是榆叶梅。和连翘
不同，榆叶梅的花开在半空。密
密麻麻的，沿着整个枝条都是。
有的榆叶梅开得更为尽兴和坦
诚，甚至从树的根部开起，团团
花簇紧贴着树干往上走。很像是
过去的小姑娘，节日里不仅穿着
花衣服，连鞋面都是绣花的。

再开就是那几棵红玉兰了，
又叫紫玉兰，从颜色来看，后者
更贴近一些。紫玉兰花朵硕大，

开起来大大气气的，有些不切实
际的夸张。因为太开心了，整朵
花完全敞开了怀抱，向上举起，
光从花瓣上射过来，能看见颜色
深一点的纹脉，像是裙摆的皱
褶。玉兰又叫木兰，屈原的“朝饮
木兰之坠露兮”说的就是它，花
木兰的名字也源于此花。那几棵
紫玉兰花期不长，得赶紧看。别
的花败总是落英缤纷，而玉兰却
用不了几下。如果那时你恰好在
它身边，或许能听到啪啪的坠地
声，因为那花朵实在是太大了。
玉兰花开前，花苞紧裹，直指天
空，像是想在上方的虚无中书写
点什么，所以，玉兰也叫木笔花。

没想到的是，门前空地上的
那两棵槭树也会开花，这是今年
刚知道的。过去总以为是它的叶
芽和树叶之间颜色变化大，前几
天，有一次走近了才发现，满树
娇嫩的黄绿色不全是叶芽，大量
的竟是花朵，和叶子一起往外悄
悄地冒。槭树花很小，花瓣只有
稻粒般大。开花的树有很多，槭
树大概是其中最朴素最不张扬
的一种。

楼西头拐角处那棵紫丁香
花开得最为有趣，开始是慢慢地
含苞，小小的，像婴儿不经意间
攥紧的小拳头，上面有着轻轻的
纹路。没过几日，有一天你回家
时发现，它竟然全部张开了，细
小的花朵簇拥在一起，重重叠
叠，密不透风，像一片带颜色的
雪。紫丁香开花过程中，颜色也
有微妙的变化。含苞时是清晰的
紫色，一旦花开，花瓣变成白色，
小花瓣背面残存的紫色也变得
极淡，要仔细看才看得出来。一
阵风吹过来，花枝迷人地晃动起
来，一片花香随之弥漫开来。那
是一丁点一丁点的香气聚集起
来的效果。人生得高大容易壮
美，而小个子的人往往聪明，花
亦如此，大花养人眼目，而小花
如丁香者，只能以香气引人。

不幸的是楼门洞口的那株
白丁香，前几年也开得旺旺的，
从去年春天起，忽然开始枯萎，
已经死掉了半边。听人讲，可能
是这个小区里的土地有问题，到
了一定的深度，树根就扎不下去
了。想想此前陆续死掉的一些刺

柏和松树，大概此言不虚。这样
看，那两棵会开花的槭树长得也
有碗口那么粗了，将来的命运到
底会怎样，不免让人为它们担
心。

十多年前刚搬来小区时，楼
前大片空地上种满了花草，随着
小区里的车逐年增加，那些草地
便辟出一块块寸草不生的水泥
地车位，草地越来越小。

然而，白丁香今年还是开花
了，尽管只活下来一半，但它就
那样歪斜着身子，完全不顾模样
的丑陋，用它小小的白色花瓣，
和不远处的那棵紫丁香遥相呼
应着。

城里的花朵和树，与城里的
现代人一样，面临着越来越逼仄
的空间和日益困窘的生存环境，
但生活还要继续，快乐还要寻
找。不管天空中飘来的是阳光、
雨露，还是微量的放射性污染，
只要春天到了，内心深处还有花
朵，就一定要努力开放。

哪一天有花开，哪一天就值
得纪念。花开在谁家的门前，就
是谁的幸运。

花开济南家门前
【历下亭】

□林之云

齐长城，经历了千年的风霜
雪雨，至今依然屹立在齐鲁大地
的脊梁上。它像一条雄壮威武的
苍龙，将古老的山东大地一分为
二，演绎了一场场慷慨悲歌的历
史正剧。而今，那些古老的关隘
只剩下了断壁残垣，破碎的遗址
在群山中默默诉说着陈年的往
事。且看这些古老的关塞：锦阳
关、天门关、北门关、黄石关、风
门道关、青石关、穆陵关等。千年
前的岁月，千年的历史变迁，这
些关隘究竟发生了多少故事，又
留下哪些永恒的记忆？

一个冬日的早上，我满怀激
动与怅惘，来到了这座古老的城

堡，眺望关塞南北，感受着掠过
脸颊的寒风！

锦阳关地处章丘和莱芜的
交界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
地。远在春秋战国那个战乱频仍
的年代，富甲一方的齐国国君曾
在此率领大军南行，前往楚国征
伐；清末，官军与北上的捻军在
此血战，愣是让北上的起义军受
到重创；抗战时期，日军又不断
对这里进行破坏轰炸，抢掠百
姓，让古长城饱受摧残之痛；解
放战争时期的莱芜战役中，这里
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阻击战，古
长城迎来了新世界的曙光。或许
是战火太偏爱这座古老的关隘，

就有了重建的清代长城，就有了
毁坏后重修的锦阳关，就有了在
这里穿山而过的京沪高速。

站在雄关之上，巨石上雕刻
着“锦阳关”的城堡和重修的城
楼，让人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历史
沧桑，两侧山脊上那延伸的残破
墙体带我走进历史的深处。顺着
关隘西行，一条单体长城沿着山
坡一路冲向山坡。残缺倒塌的墙
体,干枯的茅草和枯枝掩映其间。
站在墙体上，古战场的硝烟仿佛
就是昨天的事情 ,而这古老的关
隘就是将士们出征别离故国的
地方 ,有几多“壮士一去兮不复
还”的悲壮。而今，这里已经平静

地只剩下了田园的沉默，还有远
处沉寂的村庄和贯山而过的南
北交通大动脉。

古老的锦阳关下，再也不是
战火纷飞的惨绝之地，再也不是
征夫思妇的苦寒之所，而是人们
追古思今的胜景。由此南望，碧
波荡漾的雪野湖已经成为莱芜
大地的一张旅游名片。徜徉在青
山碧水之间，或观雄鹰翱翔在蓝
天白云之中，或驾船荡漾在如镜
的水面上，不觉间顿生心旷神
怡、洞天豁然之感。由此北行，则
是饮誉海内外的清照故里。百脉
泉水浇灌下的这片土地，正在焕
发着无限生机。

锦阳关之春【行走济南】

□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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